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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 GDP 统计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局限性 ,特别是从历史的角度分

析了 GDP 核算体系对日益增长的无形投资 (intangible investment) 和知识经济的忽略 ,并在

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作了重新评估。文章指出 ,现行

GDP 统计方法没有包括非市场经济、地下经济和闲暇活动 ;低估了我国劳务等产业创造的

价值及其增长潜力 ;无法追踪企业在技术革新、产品设计、品牌打造和员工培训这些无形

资产方面的投资 ;忽略了我国经济中迅速增加的知识经济成份 ,特别是教育投资成份。文

章的结论是 ,由于历史、文化和制度诸方面的原因 ,这些忽略和低估对处于转型过程中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因此 ,我国的实际经济总量

及其增长率 ,特别是增长潜力要远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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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用购买力平价方法对 171 个国家和地区 2006 年的 GDP 进行了估算 ,中国的数字为 8877018 亿美元 ,

相当于美国估计数字的 68 %(130492199 亿美元) 。人均 GDP 中国位于第 87(6760 美元) ,相当于美国的 15152 %(43555 美元) 。参见

IMF (2005) 。

②　参见林毅夫 2003 年在上海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的演讲。

③　世界银行曾在本世纪初预测 ,2020 年中国经济会相当于美国的 140 %。参见 World Bank (2001) 。

一、引 　言

关于中国经济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近年来争议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6 年 2

月发表的统计公报 ,2005 年我国的 GDP 是 182321 亿元人民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

字 ,全球最大的经济美国同期的数字是 124795 亿美元 ( IMF , 2006a) 。如果按 2005 年底的汇率

810702 计算 ,我国的 GDP 为 22591188 多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的 1811 %。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

算 ,早在 1988 年 ,中国的 GDP 已跃居世界第三 ,略低于日本 ,接近美国的一半。根椐基金组织《世界

经济展望》数据库的资料 ( IMF , 2006b) ,2004 年我国的 GDP 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为 73342154 亿

美元 ,稳居全球第二 ,相当于同期美国的 6312 %(116051185 亿美元) ,远远超过位于第三、第四和第

五位的日本 (38172121 亿美元) 、印度 (32908 亿美元) 和德国 (23915169 亿美元) 。即便人均 GDP ,我

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在日益缩小。2005 年美国的人均实际 GDP 相当于中国的 34 倍 ,而用购买

力平价方法计算只相当于中国的 8 倍。①如果考察对全球经济的贡献 ,2005 年美国的产值占全球产

值的 18 % ,其他发达国家占 26 % ,而中国占 12 % ,相当于美国的 6617 %、其他发达国家的 4612 %

( IMF ,2006c) 。

关于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时间国内学者的估计比较保守 ,认为会在 2030 年 , ②国外的绝大多

数学者和国际经济组织机构反而比较乐观 ,认为会在 2020 年左右 (邹至庄 , 2005 ,第 104 —105

页) 。③美国流行的初级经济学教课书《今日经济学》2006 年第 13 版认为 ,中国的实际 GDP 可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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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中叶超过美国 75 % ,人均 GDP 可达到美国的一半 (Miller ,2006 , p . 201) 。国内的许多媒体 ,

特别是很多网民们不仅对国外的估计嗤之以鼻 ,甚至对国内学者保守的估计也持批评的态度 ,警戒

不要“捧杀”中国经济。这一方面反映了现行 GDP 统计方法的缺欠 ,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学常

识教育普及程度的不够 , ① 同时也反映了由于历史上片面追求增长速度造成经济过热导致的灾难

给人们带来的谈虎色变心理。科学地理解中国经济的历史和现状 ,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和影响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至关重要。本文拟从 GDP 统计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局限性 ,特别

是它对日益增长的知识经济成份的忽略入手 ,对中国经济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尽可能

做出比较客观的分析和探讨。

二、GDP 测量方法及其局限

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用总产量、总收入和总支出三种方法测量。其中总产量方法 ,即 GDP 方

法最为流行 ,通常我们谈到一国经济及其增长率就是指 GDP 及其年变动百分比。GDP 即国内产品

总值按定义是指一个国家一年内其境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全部市场价值。这个定义强

调了三个要素 :第一 ,通过计算市场价值 ,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测度单位 ,从而避免了将成千上万

种不同产品的总数堆砌到一起造成的混乱 ;第二 ,通过统计最终产品和劳务 ,我们可以避免对中间

产品的重复计算 ;第三 ,GDP 只统计境内的生产活动 ,即我们只关心在哪生产 ,而不在意谁去生产 ,

这样就避免了如何去鉴别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一棘手的问题。

截止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 ,绝大多数国家都使用 GNP ,即国民生产总值 ,而不是 GDP。GNP 的定

义为一个国家一年内用本国拥有的生产要素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全部市场价值。显然 ,

此定义只关心谁去生产 ,而不在意在哪生产 ,它包括了一国企业在国外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 ,而

不包括外国企业在该国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随着全球化特别是跨国公司生产和融资活动的日

益扩大 ,这种统计方法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 ———企业所有权的鉴别。首先 ,如果一个企

业 25 %的股东是美国居民 ,24 %的股东为中国居民 ,如何去确定该企业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

归属呢 ? 而且所有权是个存量 ,它会随着股票市场的交易活动不断地发生变化 , ② 而 GNP 是个流

量 ,我们很难按天、小时、分钟和秒来统计 GNP 中每种产品的所有权归属。其次 ,许多国家允许双

重国籍 ,GNP 方法会造成重复计算 ,并且许多企业和个人为了逃税刻意掩盖其真实居民身份 ,这会

使 GNP 的计算更为复杂。最后 ,要想反映一国居民的生活水平 ,国外企业在本国提供的商品和劳

务应当包括在本国的经济活动中 ,而本国企业在国外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直接提高的是国外居民的

生活水平 ,应当计算在国外经济总体指标内 ,而不应算作本国的经济活动。这大概是为什么目前所

有的国家都采用 GDP 而不是 GNP 作为测量总体经济的主要指标。

作为最为流行的总体经济测度指标 ,GDP 也具有严重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

一 ,GDP 忽略了非市场经济活动 ,各种各样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自我服务性的活动所创

造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由于没有通过市场进行而无法统计在 GDP 中。第二 , GDP 忽略了“地

下经济”,五花八门的非法经济活动创造的商品和劳务价值没有计算在 GDP 中。在美国 ,这种地下

经济创造的价值每年估计有 15000 多亿美元 ,相当于 GDP 的 15 % ,美国政府为此每年损失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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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果股票市场上的交易活动使上述企业明天 25 %的股东成为中国居民 ,那么该企业今年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应当算

作美国的 GNP 呢还是中国的 GNP ?

美国的绝大多数中学都通过开设经济学原理课程来普及经济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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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为 3100 多亿美元。①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法律制度和税收制度不健全的国家 ,这种地下经济活

动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发达国家。② 第三 ,理想的 GDP 应当反映一国居民的“净经济福利”(Net

Economic Welfare) ,它不仅应该统计能增进人们经济福利的“好的”产品 (good) ,还应当减去降低人们

经济福利的“坏的”副产品 (bad) ,比如环境污染等 ,这一点全球已有共识。但不同的国家处于经济

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和估价大不相同 ,很难找到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去测量和

从 GDP 中扣除。第四 ,GDP 忽略了闲暇 (leisure) ,而闲暇是衡量一个社会净经济福利、社会发达和

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由于闲暇与劳工供给的替代关系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 ,GDP 统计数字会随着

闲暇的增加而减少。③ 第五 ,GDP 没有反映一个国家的医疗、教育福利和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平均寿

命。一个发达、成熟、和谐的社会 ,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每个公民在生病时能得到适当的治疗

是文明社会的最低要求。由于北欧各国普遍实行全民义务教育和全民医疗保险 ,因而许多人认为

北欧的实际生活水平高于美国。④

一个社会的净经济福利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构成的 ,制度、文化和心里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人们对生活水平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 ,人们在生活和就业方面的压力及安全感 ,社会是否给人

们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机会 ,离婚率、犯罪率、司法公正程度 ,人们在受教育、职业等方面选择的自由

度以及民主和政治方面的透明度和官僚的腐败程度都影响着社会的净经济福利。⑤ 2000 年 ,两名

经济学家考察了过去 30 年来英美两国居民的“幸福水平”(levels of happiness) ,有趣的是 ,尽管过去

30 年来两国的人均收入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但美国报告的幸福水平事实上下降了 ,英国的幸福

水平基本上维持不变 (Blanchflower and Oswald , 2004 ,pp11359 —1387) 。⑥⑦

鉴于 GDP 测量方法的明显缺欠 ,国际社会和学术界试图找到一种更准确、更全面地反映一国

经济总体实力和人们实际生活水平的测量方法。目前较流行的是联合国近年来公布的人类发展指

数 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 ,该指数不仅包括了人均实际 GDP ,还考虑到了一国居民的平均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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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O’Sullivan 和 Sheffrin 以《钱能买到幸福吗 ?》为题 ,按种族、性别和年龄逐项对人们的幸福水平进行了比较和总结。其中两

个有趣的发现是 :过去 30 年来 ,男性比女性的快乐程度增加了 ;人们的快乐水平 40 岁时达到顶峰。参见 O’Sullivan and Sheffrin

(2006) 。Easterlin 和 Marcelli 的最新发现是 ,男性在 48 岁以后才开始比女性更加快乐 ,美国人的快乐水平 51 岁时达到顶峰。他们

还用抽样调查和数学模型证明 ,如果夫妻的性生活频率由每月一次增加到每周一次 ,其快乐增加的程度与额外 5 万美元的年收入

相等。参见 Silverstein(2006) 。

Blanchflower 和 Oswald 被普遍认为是欧洲最有影响的快乐经济学家。有趣的是 ,Blanchflower 最近到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

委员会任职 ,专门从事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和决策。

宋小川在《幸福和快乐可以测量吗———关于快乐的经济学断想》一文中介绍了近年来影响日益扩大的快乐经济学如何去

定义、测量和计算人们的幸福和快乐水平 ,概述了快乐经济学家们的主要发现和贡献 ,强调了除收入以外影响人们幸福和快乐的

要素 ,比如健康、就业、婚姻、家庭以及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因素。文章还探讨了“公平与效率”、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的福利效应

和快乐经济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含义。参见宋小川 (2007a) 。

根据美国 ABC电视台 2006 年 10 月 16 日晚间新闻 ,美国平均每人每年的医疗费支出为 6100 美元 ,接近其他发达国家的

215 倍 (2500 美元) ,而美国的预期寿命只占全球第 19 位。根据美国健康和公共事业部报导 ,美国仍有 4700 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占

人口比重的 16 % ,并且这一人数按每年 150 万的速度递增。目前美国大学平均每年的学费为 3 万美元。根据美国 NBC 电视节目

不久前的报道 ,2020 年美国大学每年的学费会涨到 415 万美元。鉴于美国近年来的储蓄率为零或负值 ,即便中产阶层也很难负担

得起子女的教育费用。

美国人平均花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用午餐 ,而意大利人花近两个小时的时间用午餐 ;美国人 65 岁退休 ,而意大利人 57 岁

(男)和 56 岁 (女)退休。因此 ,即便美国的人均实际 GDP 高于意大利 ,也很难就这一点得出美国生活水平高于意大利的结论。

世界银行曾发表过若干国家地下经济的相对规模。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规模是最小的 ,其次是日本和德国。地下经济超

过和接近 GDP60 %的国家有玻利维亚、阿塞拜疆和津巴布韦。令人瞩目的是亚洲的泰国位于第四 ,其地下经济超过 GDP 的一半 ,

这大概与泰国经济中旅游业的重要地位有关。

根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家 Edgar Feige 的估计 ,美国的地下经济 1987 年达到顶峰 ,占当年 GDP 的 20 %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下降到 16 %。绝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认为 ,目前美国的地下经济占 GDP 的比率为 15 %左右。参见 Bade and Parkin (2007 ,

p150) ;O’Sullivan and Sheffrin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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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04 年美国的人均实际 GDP 位

于全球第三 ,HDI却位于全球第八。HDI位于前七名的国家分别为 :挪威、澳大利亚、瑞典、加拿大、

荷兰、比利时和冰岛。这七个国家除了有较高的人均实际 GDP 外 ,还被认为比美国有更优越的医

疗、教育条件和更长的平均寿命。HDI 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但目前还无法取代 GDP

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的权威指标。

三、GDP 与知识经济 ①

建国前 ,我国尚无健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照搬了前苏联的体系。改革

开放以来 ,为了与国际接轨 ,我们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以 GDP 为核心的一套国民经济测量体系 ,这

套体系是上个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 Kuznets 建立的。处于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政

府当时还缺乏简单的计算工具和统计数字来回答经济究竟是更好还是更糟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为

了更好地诊断美国经济 ,美国商务部邀请 Simon Kuznets 在历史上首次计算美国经济的总产量和总

收入 ,并建立了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 ,从事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的计算和测量工作。这对后来美

国及世界各国政府测量经济运转状况 ,诊断经济周期和预测经济走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Kuznets

为此获得了 1971 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Kuznets 和其同事当时是用手写的资料来统计有形的、可以触摸到的东西 ,如机器、厂房等长期

投资 ,这对当时的工业社会来说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这种计算方法对二战时期罗斯福内阁急需测

度和发展美国制造坦克、军舰和飞机的能力是很方便的。机器、厂房无疑是以未来为导向的长期投

资 ,同样 ,教育和训练支出、研究和开发 (R&D) 支出也是以未来为导向的长期投资。② 现代经济学

的投资定义不再是简单的实物资本货物的生产和购买 ,任何一种能够在未来创造利益的行为都是

投资。③ 很难想象 1946 年Bugsy Siegel 在拉斯维加斯建造 Flamingo 大酒店和赌场所花费的 600 万元

金是投资 ,而 AT&T筹资兴建贝尔实验室 ,发明晶体管竟不算投资 ,不包括在 GDP 之中。Kuznets 本

人已经意识到其核算体系的局限性 ,不幸的是 ,该体系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末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自以电脑和因特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发生和新经济出现以来 ,现代社会经济已日益演化

为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驱动力为想法和创新 (ideas and innovation) 。显然 ,陈旧的官方数字搜集

系统和测量体系只能抓住设备和厂房等方面的投资 ,而失去了 GDP 中日益增加的知识经济成份。

统计学家们固然可以精确地演示建造了多少厂房这种有形资产 ,但却无法追踪企业在技术革新、产

品设计、品牌打造和员工培训这些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 ,而这些无形投资恰恰是企业在当今全球经

济中得以生存、具有竞争力和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据美国《商业周刊》报导 ,美国 2000 年到 2003 年

平均每年在有形资本和软件方面的投资为 11390 亿美元 ,而在无法测量的无形资本方面的投资为

42

宋小川 :中国的 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

①

②

③ 美国流行经济学教科书中投资的定义为 :“Investment is an action taken today that has costs today but provides benefits in the

future1”参见 O’Sullivan and Sheffrin (2006) 。

人力资本 ,即人们通过教育或训练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比实物资本持续的时间更长 ,更属于长期投资的范畴。但现行的

GDP统计方法却把机器设备和电脑算作投资 ,而把教育和训练支出、研究和开发支出算作消费。一个技术上的难题是统计学家、

经济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难以就如何从数量上评估教育创造的价值达成共识 :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教室的规模和设施、考试成绩、毕

业后的工资、学费支出还是课程设置。这些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许多政治、文化和宗教因素也参杂其中。近年来 ,美国若干州就公

立学校是否应在开设达尔文进化论的同时开设“创世论”展开了激烈的公众辩论和议会投票。“创世论”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在多

大意义上属于经济学定义的投资自然会使统计学家头痛。美国 2005 年的教育支出为 2240 亿美元 ,这一最重要的投资在官方统计

中是被列为消费而不是投资。这不单单是个名称问题 ,把教育和训练支出、研究和开发支出算作消费显然是对知识经济的误解。

美国《商业周刊》2006 年 2 月 13 日刊登了该杂志首席经济学家 Michael Mandel 撰写的封面标题文章《揭去经济的面具 :为

什么经济比你想象的强得多》。该文详细讨论了美国官方经济统计数字对知识经济的忽略和知识经济在现代社会中日益重要的

作用 ,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商业周刊》稍后登摘了若干评论和批判文章及作者本人的答辩 ,并转摘了作者与网民论战

的相关资料。本节引用了这篇文章中的许多数据和若干重要观点。参见 Mandel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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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0 亿美元。保守的估计 ,美国目前每年的实际投资比官方数字高出 1 万亿美元。

格林斯潘大概最早意识到传统的数字没有捕捉到日益崛起的知识经济 , ① 早在上世纪 90 年

代初 ,他就因官方数字无法解释日新月异的新经济而烦恼和失望。1996 年到 1997 年间 ,格林斯潘

曾拒绝接受有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传统数字 ,认为这是“非常不可能的”,同时他还指出了官

方数字对通货膨胀率的高估。美国经济分析局BEA(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局长Landefeld 日益

感受到将反映知识经济的数字包括在官方统计中的压力。1999 年 ,也就是在 Kuznets 奠定了 GDP

计算的基础 60 年后 ,Landefeld 和 BEA 终于决定打破常规 ,将企业在软件方面的支出由中间产品支

出划为长期投资支出。用这种新的统计方法来重新计算 GDP ,美国 1996 年的 GDP 一瞬间增加了

1150 亿美元 ,占当年 GDP 的 115 %。

这一迟到的变革无疑具有过渡性和革命性的意义。美国目前每年的软件支出为 1500 多亿美

元 ,远远超过 1000 亿美元的电脑硬件支出。并且软件通常比硬件使用的时间长 ,作为长期投资支

出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更重要的是 ,软件是介于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之间的投资。说它是无形

资本是因为它是难以测量的人类知识、智力、创新和创造力的积累、发展和进步的结晶 ;说它是有形

资本是因为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可以事实上走进商店 ,用肉眼看到软件的实物形态及其五颜六色

的包装 ,从而确认它是实际存在的。用 Landefeld 的话讲 ,“事先包装好了的软件是更容易 (计算)

的”。耐人寻味的是 ,软件恰巧是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重要标志 ,将软件划为长期投资无疑为不

久的将来建立更好地反映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经济测量体系打开了一扇大门。

进入 21 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经济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和变革 ,而应当反映这种变化和变革

的官方统计数字却仍然维持不变。全球化、外包和外购 (outsourcing) ,特别是创新和创造力对企业

命运的决定性作用迫使企业迅速地从有形资本的投资转向无形资本的投资。据《商业周刊》计算 ,

2000 年以来 ,美国最大的十家企业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支出增加了 42 % ,近 110 亿美元 , ② 而同期

官方公布的这十个企业的资本支出只增加了 2 % ,不到 10 亿美元。当然 ,统计这些无形资本的投

资对一个迅速变化中的知识经济来说难度很大。比如企业在人力资本、员工训练方面的支出 ,传统

上包括把员工和培训人员运送到培训中心的费用和支付员工和教员的工资及培训设施等各种其他

费用 ,而正在发生的信息技术提供的网上教学极大地降低了培训成本。2003 年到 2004 年 , IBM 的

培训预算降低了 1 千万美元 ,而该企业同期教室的数量和网上授课的时数却增加了 29 %。报告的

培训支出减少了 ,而实际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了 ,现行的 GDP 测量方法不仅低估而且误估了无

形资本投资。鉴于这种测量技术方面的困难 ,BEA 计划采用稳健的过渡办法 ,未来几年内 ,他们打

算先建立一个 R&D 支出的补充账户来追踪企业的无形资本投资 ,但暂时不把这方面的支出直接加

到官方 GDP 数字中。正如Landefeld 所说 ,“在概念上没有人有歧见 ,问题是经验测量方面的”。③

GDP 统计方法对知识经济的忽略还会直接导致对经济周期的错误诊断 ,甚至造成宏观决策的

失误。由于现有的 GDP 统计数字没有包括日益增加的无形投资支出 ,在经济衰退时 ,它会低估衰

退的严重性 ;在经济过热时 ,它又会一定程度上掩盖经济散发的过热信号。GDP 这种对经济周期波

动程度的低估很大程度上使它失去了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高质量信息的作用。在考虑了无形投资

和知识经济成份后 ,美国 2001 年的经济衰退远比官方公布的数字严重得多 ,2006 年的经济复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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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过渡时期可以考虑使用“知识调节的 GDP”(knowledge2adjusted GDP)指标来追踪当今全球竞争中这一至关重要的无形资本

支出 ,就像我们用通货膨胀调节的 GDP 来计算实际 GDP 一样。

这 10 家最大的企业中除 Exxon Mobil 外 ,其余 9 家的无形指数 (intangibility index) ,即 R&D 支出占资本支出的比率都有大幅

度的增加。

美国现任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伯南克似乎也意识到了知识经济的重要性。他在 2005 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 ,无形投资“表现

在数量上是重要的”,因此 ,“总储蓄和总投资可能在美国官方统计中被严重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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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官方数字描述的乐观。根据官方的数字 ,美国 2001 年的衰退如此地温和 ,私人部门的产量甚至

增加了 014 % , ①但到 2003 年时美国私人企业共失去了 300 万个工作机会。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经

济衰退时 ,企业通常会削减在 R&D、广告和培训等方面的预算 ,解雇这方面的员工 ,但这却不会直

接影响到 GDP ,因为现行的 GDP 统计并不包括这些无形投资。当一个企业解聘一个从事长期产品

开发的工程师 ,但却生产和销售同样数量的原有产品时 ,GDP 不变 ,劳动生产率反而提高了 ,因为同

样数量的产品现在由更少的工人来生产。如果这位被解雇的工程师转去建房 ,GDP 反可能会增加。

基于同样的理由 ,官方 GDP 数字在经济复苏时会低估经济的增长势头。无形资本投资对经济的带

动作用通常会有一段滞隔。根据 2006 年 1 月 27 日 BEA 公布的数字 ,2005 年第 4 季度美国 GDP 的

增长率为 111 % ,主要是低于预期的资本支出所致 ,但该季度产品设计和管理咨询部门的就业却急

剧地增加 ,显示出企业无形资本投资的增加。如果把这些无形投资对有形资本投资和其他经济部

门的带动作用考虑进去 ,2006 年经过两次修订的 516 %的第一季度 GDP 增长率并非意外。② 显然 ,

把无形投资包括在 GDP 中不仅可以更好地描述经济形势 ,而且可以改进我们的预测能力 ,这对建

立有效的宏观经济预警机制 ,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十分重要。

GDP 统计方法由于忽略了日益增加的知识经济成份造成的对经济周期波动程度的低估也是对

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 ,由于失去信心的工人 (discouraged workers)的

存在 ,官方公布的失业数字在经济衰退时低估了失业率 ,在经济繁荣时高估了失业率。显然 ,忽视

无形资本的投资和知识经济成份会使官方统计数字系统这种内在的 (built2in) 粉饰经济周期的倾向

更为严重。这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 ———不受政府干预的经济波动是最优的 ,市场的自我矫正机

制是有效的 ,无疑构成了新的挑战。

四、高估还是低估 ? 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理解 GDP 的基本概念及其局限性 ,特别是它对知识经济的忽略 ,有助于我们回答中国经济被

高估还是低估这个问题 ,并会为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科学的预测提供理论依据。不可否认 ,我

国 GDP 统计数字存在着误差和重复计算 ,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好大喜功 ,高报经济成绩的现象普遍

存在。但总体来说 ,我国的 GDP 统计数字和预测严重地低估了中国经济及其增长潜力 ,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③

(一) GDP 严重低估了我国的非市场经济活动 ,13 亿人口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自我服务性

的活动所创造的巨大的价值没有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认为中国 GDP 被高估的人大概忘记了

GDP 的基本概念 ,即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劳务是以人为基数计算的 ,人多对劳务的需求和

劳务的供给自然多 ,自我服务性的活动也多。根据世界银行 2005 年的报告 ,发达国家 GDP 中的劳

务部分占三分之二 , ④ 而发展中国家的相应份额虽然近年来有大幅度增加 ,但仍低于 40 % (World

Bank , 2005 , pp116 —17) 。⑤ 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习惯和消费方式的不同 ,不同国家提供的劳务内容

和形式也不尽相同 ,但没有理由相信也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居民的家庭经济活动提供的劳务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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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劳务占 GDP 的比重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对中国的 GDP 作了修正 ,将 GDP 中劳务的份额提高了 5 个百分

点 ,但修订后的劳务比重仍只为 41 %。

美国的劳务产业提供了 76 %的就业 ,美国经济是全球劳务密集型最强的。

由于缺乏相应的官方统计数字 ,我们只能根据观察到的大量普遍现象进行分析和论证。

众说周知 ,总支出中波动性最大的成份是投资。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 ,过去 30 多年来 ,美国总投资占总支出的比重下降

了 ,消费占总支出的份额增加了。然而 ,如果把无形投资也包括进去 ,总投资的份额由上世纪 70 年代的 2318 %增加到本世纪初的

2511 %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1813 %。

经过无形资本投资调整后的私人部门产量只增加了 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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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性活动质量高、创造的实际价值大。① 即便按人均估算 ,我国的非市场经济活动没有纳入 GDP

的成份也应超过美国。比如我国的婴儿和学龄前儿童大都是由母亲或亲属照顾的 ,即便是请保姆

和家教也都是以付现金的方式 ,很少有人纳税上报 GDP。② 而美国的绝大多数家庭都把婴儿和学

龄前儿童送到婴儿照顾中心 (daycare center) 和幼儿园 ,这些机构提供的服务以昂贵的价格计入

GDP。③④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 ,美国的退休年龄为 65 岁 ,并且是以自愿为基础的 ,很多人一

直工作到 70 多岁。而我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低于 55 岁 , ⑤ 并且是强制的。这些退休人员退休后仍

然非正式地从事一定程度的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活动 ,显然这几亿人平均每人“额外工作”10 多年创

造的商品和劳务价值绝大多数没有反映在官方 GDP 中。

(二) GDP 忽略了我国形形色色的非法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 ,这种忽略由于法律制度和税收

制度的不健全是发达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美国的许多州赌博活动和以按摩为名义的嫖娼活动都

属合法经营活动 ,并以亿万美元的价值计入 GDP ,甚至以医疗为名义的毒品使用也计入 GDP。而在

我国 ,各种各样的赌博、按摩和其他娱乐场所、吸毒和各种以逃税为目的的地下经济活动是有目共

睹的。以扑克、麻将等形式的娱乐活动其涉及面之广、人数之多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⑥

这些活动或者没有或者以很大的折扣计入 GDP。我国目前还没有销售税来反映批发商和零售商 ,

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实际营业额。这些行业的大多数经营活动都是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的。为了

逃税 ,业者们通常以各种方式巧立名目 ,夸大支出 ,低报所得 ,很大程度地将合法经济转为“地下经

济”。

(三) GDP 没有统计闲暇 ,而中国消费的闲暇总量居全球首位。第一 ,闲暇直接以人为计算单

位 ,人越多消费的闲暇越多。第二 ,如前所述 ,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低于 55 岁 ,所以平均每个人要

比发达国家多消费 10 多年的闲暇。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自愿失业造成的 ,应当称它为非自

愿闲暇。但闲暇毕竟是闲暇 ,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 ,劳动毕竟是谋生的手段 ,是一种负担 ,对绝大多

数人来说 ,如果不是为了生存 ,下棋、打牌、逛公园是比艰辛的工作更好的一种选择。第三 ,由于历

史、文化和制度的原因 ,我国绝大多数工作的强度和紧张程度都低于发达国家 ,这一点从西方紧张

的工作、生活节奏和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闲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可以看出。第四 ,我国闲暇的价格 ,

即闲暇的机会成本 ———工资远低于发达国家 ,因而对闲暇的需求量要高于发达国家。

(四)现有的 GDP 预测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落后但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金融业、律师业和运输

业。金融业是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 ,美国经济中 80 % 的就业是由零售业、金融业和运输

业提供的。而在我国金融业刚刚步出原始状态。一个位居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竟然没有私人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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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里并没有包括计入 GDP 的澳门博彩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用澳门博彩业作为影子价格来估算我国赌博活动创造的劳

务价值。近年来许多城市出现的“麻将超市”颇具中国特色。

我国普通工人的退休年龄为 50 —55 岁 ,公务员为 55 —60 岁 ,由于工人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远高于公务员 ,再加上企业转制

过程中许多工人买断工龄提前下岗 ,我国实际上的退休年龄要远低于 55 岁。

为了鼓励低收入家庭就业 ,美国政府近年来推出了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 ,其中很流行的是 EIC( Earned Income

Credit) 。假如一个家庭的年收入为 3 万美元左右 ,每年仅此项优惠就可使该家庭得到 3 千美元的补贴 ;并且婴儿照顾中心的费用

可以抵税。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妇 ,特别是单亲母亲走出家庭 ,加入劳工队伍 ,同时将小孩送到婴儿中心。这些政策大大

降低了美国经济中的非市场经济成份。

美国家庭请一个保姆的月薪至少 1500 美元 ,按汇率计算 ,这个价钱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可以请一个排的保姆 ,而且中国

保姆的劳动时间和强度都要超过美国。近年来媒体时常曝光的美国政客雇保姆付现金逃税的丑闻也从反面说明了美国 GDP 中在

这方面低估的成份低于中国。

在前不久国家统计局主持的经济普查年度 GDP 核算中 ,“家政服务 ,包括家教、保姆服务也利用住户调查资料纳入了 GDP

核算范围”。参见许宪春 (2006) 。

笔者在美国生活了 20 年 ,或许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东方价值观念 ,我的直感是中国的家庭经济活动和自我服务活动内容更

丰富 ,质量更高 ,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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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 ,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手段少得可怜 , ① 金融业提供的就业人

数极其有限。不仅绝大多数的市场交易活动是通过现金的方式进行的 ,而且私人间的借贷活动相

当可观 , ② 这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极不相称 ,同时它也反映了我国金融产业巨大的增长潜力。

我国的律师行业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创造的劳务价值与发达国家也无法相提并论。最近的一份调查

显示 ,美国社会平均每 27 个人就有一个律师 ,而我国的律师比例不到万分之一。③④ 同样 ,我国的

人均汽车数量和飞机数量也远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 ,这些行业会日益显示

出增长的巨大潜力。

(五) GDP 忽略了我国经济中迅速增加的知识经济成份 ,特别是教育投资成份。前面讨论过的

GDP 对企业在技术革新、产品设计、品牌资产和员工培训这些无形资产投资方面的忽略在我国都存

在 , ⑤ 这里想强调的是教育投资。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占 GDP 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

水平。但私人的教育投资 ,实际上每个家庭在子女就学方面的支出大约占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 , ⑥

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居民舍得花这么多的钱用于子女教育。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对

教育的重视 ,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目前面临的就业压力。我国在教育方面的实际投入还可以从产出

指标得到反映。据美国《财富》杂志 2005 年 7 月报道 ,我国 2005 年估计有 330 万大学毕业生 ,其中

取得工程学位的有 60 万 ,而美国的同期相应数字为 130 万和 7 万 (Colvin , 2005) 。⑦ 如果说科学技

术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那么教育乃科学技术之母。在目前激烈的全球竞争中 ,科学技术的

领先地位决定赢家 ,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压倒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国私人教育投资的迅猛

增长 ,扎实的中小学基础教育 ,特别是理工科教育必定会成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

(六)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预示着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当前全球竞争

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外包和外购。由于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不仅越来

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这些发展中国家 ,而且日益增加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包括

信息产业、软件工程、金融保险业和制药业也以外包和外购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⑧ 根据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的分析 ,全球范围内 49 %的软件工程 ,44 %的信息技术服务 ,25 %和 19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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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宋小川曾建立了一个非均衡的劳工市场动态模型 ,并在此框架内探讨了以信息技术进步为标志的科技革命造成的劳动

生产率提高正在取代白领阶层 ,同时造成知识密集型产业外包、外购的微观基础。参见宋小川 (2004) 。

美国的文化褒奖酷 (cool)而蔑视 (nerd)理工 ,因而中学生的数理基础普遍很弱 ,大学生中特别是研究生中读理工专业的越

来越少。比尔·盖茨认为 ,“这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制度的缺陷 ,而是制度本身”。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美国的政客 ,尤其是国会议员

大多为律师出身 ,而中国的领导人更多为学理工出身。

显然每个家庭在为子女请家教、参加各种补习班以及各教育部门乱收费方面的支出 ,特别是许多家庭用终身积蓄送子女

出国留学的费用没有充分地统计在教育支出中。我国教育领域的地下经济 ,特别是家庭内部提供的教育服务远超过其他产业 ,大

大超过发达国家。如果把私人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换算成税收 ,然后用作政府的教育支出 ,我国的教育投资 ,不仅在总量上 ,而且在

人均上也不会低于发达国家。美国很少有家庭将收入的三分之一 ,甚至终身积蓄用作子女教育 ,多数普通家庭的子女到 18 岁后

就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 ,他们的教育费用主要靠打工、贷款、奖学金和从军等各种方式解决。

根据 2004 年的一份调查 ,把创新作为头等目标的中国企业有 54 % ,而美国只有 26 % ,中国企业在员工培训和企业管理软

件方面的支出也超过美国。参见 Engardio and Roberts with Bremner (2004)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最近预测 ,到 2008 年 ,中国和印度

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数会增加 35 % ,达到 160 万人 ,而美国的研究人员则会下降 11 % ,下降到 76 万人。参见 Engardio

(2005) 。

我国流行的民间仲裁活动以调节法律纠纷也是非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有些机构收取一点费用 ,但与发达国家昂贵

的律师费用相比 ,它极大地低估了 GDP 中的相应份额。

据新华社北京 2004 年 3 月 23 日电 ,目前我国还有 206 个县连一名律师也没有 ,在我国的 13 亿人口中只有 1012 万名执业

律师 ,1 万人里尚不到一名。

笔者在国内时常耳闻目睹私人之间的借贷纠纷 ,而在美国由于金融资本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细胞 ,私人间的借贷活动

基本不存在。

我国的几大国有银行只提供几种存款 ,并且这几种金融产品的流动性很差 ,利息低 ,相互之间不能进行自由转换。这与

西方国家随便走进一个银行都可以看到几十种或上百种金融产品 ,各种产品可以在网上自由转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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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保险业以及 13 %的制药业职位可以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如果按职业划分 ,52 %的工程师

工作 ,31 %的会计工作都可外包到海外。因而 ,McKinsey 预测 ,到 2008 年 ,410 万的劳务职位将会转

移到海外 ,Forrester Research 的预测为 ,到 2015 年 ,340 万的白领工作会外包到境外 ,而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更相信该数字会达到 1400 万。在当前激烈的全球价格竞争中 , ① 谁肯花 10

万多美元在美国雇佣电脑程序师而不在中国或印度花低于其五分之一的工资雇人去作同样的工作

呢 ? 这种全球化和外包外购浪潮无疑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②

当然 ,如果考虑到环境污染 ,特别是医疗、福利待遇和社会安全保险 ,我国的 GDP 要打很大的

折扣 ,但这些折扣要远远低于低估的成份 ,这大概是为什么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 ,特别是海

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 ,包括官方统计数字持乐观的态度。前不久 ,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的 GDP

向上作了修订 ,这次修订主要是提高劳务 ,特别是电脑、因特网服务等知识经济成份占 GDP 的比

重。经过修订后的中国经济 1993 —2004 年的增长率接近 10 %。用新的方法计算 ,2005 年中国的名

义 GDP 为全球第四 ,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 GDP 占全球 GDP 的份额增加了 115 % ,达到 1514 %。

由于中国的 GDP 占全球的份额较大 ,这一修订使全球的 GDP 自 1992 年以来几乎每年上调了 011

个百分点 ( IMF , 2006b) 。这一修订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和认可。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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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2000 年到 2001 年间 ,经济学界曾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真假问题发生过争论 ,原因是在出现了通货紧缩和能源使用下降

的情况下经济能保持 7 % —8 %的增长速度有违常规 (林毅夫 ,2006) 。一位对中国友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甚至认为中国经济的

增长率为 2 %或零。时至今日 ,无论海内外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否认中国是全球最快速增长的经济这一铁的事实。然而 ,我国的官

方统计数字搜集系统毕竟历史短 ,透明度不够 ,与国际通用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 ;而且为了保持统计资料的历史可比性 ,资料搜

集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和与国际接轨应当是一个渐进和稳定的过渡。《洛杉矶时报》2006 年 5 月 20 日商业专栏头条新闻以《中国庞

大的统计问题》为标题 ,既对国家统计局这次对 GDP 的修订表示了谨慎的肯定 ,又对我国统计资料来源和搜集方法的可靠性表示

怀疑。参见 Iritani (2006) 。

在这场全球化浪潮中 ,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逐步替代由于产品生产要素密集型差别产生的商品和

劳务的国际流动。原因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要素 ,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采用电话、电传、电子邮件和因特网的形式虚拟

(virtually)地进行 ,而不需要只依赖传统的交通方式 ,因而极大地降低了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成本 ,逾越了发达国家移民政策为劳

动力国际流动设置的障碍。参见宋小川 (2007b) 。

美国《商业周刊》2004 年 12 月 6 日的专题报告《中国价格》,详细地描述了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与美国企业

展开的激烈的价格战。该文把“The China Price”称为美国企业界最可怕的词 (the three scariest words in U. S. industry) ,并用美军攻打

伊拉克第一波冲击时使用的代号“Shock and Awe”来形容中国企业在竞争中咄咄逼人的势头和对整个美国经济的威慑力量。参见

Engardio and Roberts with Bremner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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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Issues and Statistics about China’s GDP

Song Xiaochuan
(Chongqing Technology &Business University ; San Diego Mesa College)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asic concept of GDP measure and its limitations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articularly , it

shows how the government’s decades2old counting system misses the growing portion of GDP2intangible investment , and fails to

capture the emerging knowledge2based economy. The paper has reassessed the Chinese economy , its position and impact in this

dramatically evolving global economy. The main arguments of the paper are : the current GDP measures do not include the non2
market economic activities , underground economy , and leisure time ; underestimate the value and growth potential in service

sector ; have no way of tracking the billions of dollars companies spend each year on innovation and product design , brand

building , employee training , or any of the other intangible investments ; miss the rapidly increasing knowledge component ,

especially the education investment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 due to historical , cultural ,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 these omissions and underestimates in China are much bigger than those of industrial countries and the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 therefore , the actual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growth rate , especially its growth potential are much larger

than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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